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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丽 通讯员 李雪莹 陆珍友 摄影 陆珍友

5月17日，台州市检察院对余某等毒贩以涉嫌贩卖毒品罪
批准逮捕。

缴获冰毒 9.57 公斤、海洛因 776.59 克、大麻 0.8 克、麻古
1.36克、涉案汽车2辆、笔记本电脑5台——这是一起公安部督
办的案件，缴获毒品为台州史上之最，在全省也排在第二位。

毒品案背后，有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毒贩带着 7 公斤
的货，一名缉毒警察和他在同一辆大巴上度过了一天一夜。他
是怎么与毒贩周旋的？前几天，我们采访了他。

为保证缉毒民警安全，我们隐去了他的姓名和职务。

大量冰毒要从深圳偷入温岭！
缉毒警和毒贩
长途大巴上暗战一天一夜

毒贩：

这是我最害怕的一次

毒贩姓余，云南镇雄人，微信名叫“不要
迷恋哥”，35岁。这次被抓前，他已坐牢两次，
都与毒品有关。去年5月，刚从监狱出来。

去年 8 月开始，有人到台州卖冰毒和海
洛因，似乎货源丰富，纯度也高，价格比人家
便宜，很快打开了局面。

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特大贩毒团伙，
涉及粤、滇、浙三地，为首的是余某和范某等，
余某相当于这个贩毒链中的“总经销”，上家
姓孙。余某从深圳进货后，转手给合伙人范
某等，他们再批发给下家，他们约半个月进货
一次，每次的量都在五六公斤。据查，冰毒每
克进货 30-35 元，而卖到市场上起码 10 倍以
上。

这次，是余某经手最大的一次。
前不久，在温岭市看守所，我看到了他。

记：之前已经被抓过两次了，为什么还要
做这行呢？

余：这次出来，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里
面，和外面脱节了。我也努力了，但还没挣到
钱，老家邻居的房子都翻新了，我家还没装修
好，我是长子，想着把家也装得气派一点，想
着自己要多赚钱要成功。出来后，去了玉环，
在那遇到了老乡范某，说要货，我就跟在深圳
的狱友孙某联系，他说他有货。就这样，我去
深圳，那次我赚了点辛苦费⋯⋯

记：这次路上，你有没有感到害怕？
余：害怕。每次在路上，我都怕被抓，这

次特别害怕。我也想过中途下车，但我就这
么走了，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我也安慰自
己，也许熬一下，跟上次一样没事了。

半路上车
去年11月下旬，我和同事赶到深圳调查，得到

线索，毒贩要从深圳带冰毒到温岭，量很大。
这么多毒品怎么带？飞机、火车，不可能。那

么交通工具还剩下长途车，而汽车站也查得很严。
唯一的可能是，他会选择中途上车。
长途车的几条线路被私人承包，其中，有条线

路是从广州到路桥，我给大巴车驾驶员打电话，说
想坐车，让他告诉我班次时间。

11 月 27 日早上，毒贩没动静，中午，我们又得
到线索，说毒贩已搭上了车。

我打算追车，叫了辆停在路边的黑车，车有点
破，见司机开得很慢，“我来开。”

我以前是搞刑侦的，每年差不多有9个月都在
外面抓人，深圳去了很多次，路况也熟。

我打电话给驾驶员，让他在陆丰服务区等
我。一小时后，我追到了服务区，大巴车停在那。

我想过，贸然上车，会令毒贩起疑。路上，我
就想好了说法。上车时我跟驾驶员说：“我欠了银
行的钱，身份证没法用了，坐不了飞机，老婆又快
生了，急着回家⋯⋯”

坐他前面？坐他后面？
我边说，边扫了一眼车厢。我一眼就看到了

毒贩，虽然我没见过他，但凭第一眼感觉就是他。
他坐在司机背后第一排的上铺。我感到他投

向我的目光里充满了警惕。
知道他在车上，我心里也很紧张：我不知道他

身上到底有没有带货；也不知道车上有没有他的
同伙；如果有，他们身上有没有带枪？

这是一辆卧铺大巴车，中间有两条过道。我
上车时，车厢里还有三个空位：一个在驾驶室一
侧，就在毒贩后面；另一个在中间一列，在他的斜
前方；还有一个在车门一侧，靠近后面的厕所。

我选了他前面的位子，我知道，如果我坐他后
面，他会警惕，觉得自己被人监视。而如果我坐在
他前面，他会觉得我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中。

他盯着我看，我管自己坐下。我的包里带着
iPad 和笔记本电脑，我拿出 iPad，iPad 的边框有反
光，像一面镜子，我可以用它暗中观察。

iPad里有下载了很久一直没看的电视剧，我干
脆一边看，一边留心对方在干什么。

他什么也没干，就坐在那，看着我。
他铺上有两个包，鼓鼓的，里面是不是有毒

品？

他盯了我一晚
我没有带任何武器，指挥部叮嘱我要注意安

全，也指令我要隔一段时间，发送自己的地理位置
给他们，他们要确定我没有出事。

天开始黑下来，他还是一直盯着我。
车又到了一个服务区，驾驶员说大家下来吃

晚饭。他第一个下了车。他想跑？
我跟着下车，进了餐厅，他在点菜。
万一他吃饭只是幌子，吃一半跑了怎么办？
如果他只有一个人，我相信自己可以对付，但

如果有同伙，就不好说了。
我走到离他远一点的位置，暗中观察，没人走

向他，也没人跟他有眼神交流——我推断他是一

个人，但不排除半路上有人接应。
吃过饭，他去了超市，买了一瓶水和一包地瓜

干。我上车时，他已坐好，我冲他点点头，笑了
笑。我继续拿出 iPad，背后的那双眼睛依然紧盯不
放。

车在夜色中行驶，到福建时，车上的人大多睡
着了，他咬着地瓜干，喝口水，声音在安静的车厢
里变得十分清晰。

他不睡我也不能睡。
天空开始下雨了，气温比深圳冷多了，我只穿

了件衬衫，行李还扔在宾馆，车上的被窝里，满是
脚臭味，我用微信把地理位置发给后方指挥部。

我的队友能顺利赶到吗？

到底有没有货？
出问题了。驾驶员开错了路，绕了一大圈，还

在原地打转。
凌晨 2 点多，驾驶员太累了，把车停到一个服

务区，说自己要睡会儿。
大家都迷迷糊糊的，车上只有我和他是清醒

的。他半躺着，眼睛却睁着，时不时瞥下四周。
说实话，大巴上的卧铺又窄又小，窝久了很不

舒服。我看一会 iPad，放下一会，假装睡着，一边用
耳朵收集着后方他的声音，一边在想一个最关键
的问题：他包里有没有货？他有两只包，一只背
包，一只手提包，都鼓鼓的。

时间滑向清晨。身后有声音传来，他下来往
厕所走，我也赶紧下来，一只手拉着扶杆，一只手
搭在他包上。我捏了下，软软的，毒品是粉末状，
不可能这么软。货会在哪？他还有其他行李？

时间逼近6点，车到了福建与浙江交界处。
指挥部反馈说，在交界处会派车跟着，我稍微

松了口气。
但意外来了，车到了苍南，驾驶员临时改变路

线，直接下了高速，我们的人跟丢了⋯⋯

我们的人来了
天开始亮了，大溪收费站，后面有响声，透过

iPad，我看到他在收拾。
我赶紧先他一步下来，从厕所回来后，跟他点

点头打招呼：“你这里下？”他看看我，也点点头，
说：“大溪下”。我说我也这里下。

看来，他对我已不防备，我暗自一喜，但这还
不是最后的胜利。

我很自然坐到他后面空位上。
车门打开，他拎着两只包下车，往行李厢走，

拎出一只拉杆箱。
一下车，我看到了几个人站在那，在兜生意，

我绕到车后，往前走，那边有我们的人在等我。
那几个黄鱼车司机，是自己人。他们迅速包

围了他⋯⋯
果然，拉杆箱里，装着大包大包的毒品！

缉毒警自述

我没见过他
但第一眼就觉得是他

余某被抓现场

拉杆箱里藏着毒品拉杆箱里藏着毒品


